
我的家离学校不远不近，走
路大约需要 40 分钟，其中有一段
田间小路很是难走。小路不过
百余米长，五六十厘米宽，黄泥
巴路面，路两旁是稻田，常年蓄
着 水 。 晴 天 还 好 ，走 过 去 很 轻
松，有时我还能捉弄捉弄稻田里
的青蛙。一旦遇到雨天，尤其是
连续下几天雨，这条路简直就成
了我的噩梦。黄泥巴自带黏性，
一脚踩下去，就像踩在面团上，
鞋子立刻就被粘住了，得费好大
力气才能拔出来。这一只脚刚
解脱，另一只脚又陷下去被粘住
了，泥浆淹没鞋底，蔓延到鞋尖，
走完这条路，往往连鞋面的花样
都看不见了。如此反复，没走几
步我就汗流浃背。偏偏还有更
大 的 挑 战 在 等 着 我 —— 黄 泥 巴
被雨水浸湿后，滑腻腻的，一不
小心就容易摔个四脚朝天，已数
不清有多少人在这条路上摔过
跟头了。

那年夏天，雨淅淅沥沥下了
一周，小路早已面目全非。走的
人 越 多 ，泥 浆 越 多 ，路 就 越 难
走。一到这里，我就开始心慌。
但这是去学校的必经之路，我只
能比平时更加小心，打起十二分
精神。我背着书包，撑着伞，咬
紧牙关，脚趾抓紧，沉着应对，心

脏扑通扑通跳着，我告诉自己，
头不要晕，眼不要花。谁知即便
我如此谨慎，还是脚底一滑，整
个人往前扑了出去，还好我反应
快，把伞垫在了胸前。雨伞裹满
了泥浆，衣服上、膝盖上也沾了
不少。那些泥根本擦不掉，像一
块块难看的伤疤。我顿时手足
无措，呆愣在原地，泪水在眼眶
里打转。

回家换衣服肯定来不及了，
我只好硬着头皮去学校。万一
被同学笑话怎么办？万一被老
师批评怎么办？我内心忐忑不
安。迈进教室那一刻，明亮的灯
光将我满身的脏污照得更加明
显，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。

“ 欢 迎 今 天 第 三 位 获 得‘ 勋
章’的同学。”班主任快步走过来
用湿毛巾擦拭着我的双手和衣

服上明显的泥痕，和蔼的声音随
即在耳边响起，紧接着是雷鸣般
的掌声。几十双眼睛齐刷刷落
在我身上。意外、惊喜、疑惑、不
知 所 措 …… 复 杂 的 情 绪 涌 上 心
头。半晌，我才回过神来，望着
班主任欲言又止。她牵着我的
手来到座位上，说：“咱们班今天
有两位同学在上学路上摔倒了，
你是第三位。”她指了指我胸前

的“伤疤”继续说：“这么难走的
路你们都走过来了，真厉害。你
看，这像不像一枚勋章。”她的话
就像冬日的暖阳，温暖着年少的
我那颗脆弱敏感的心。我低下
头，那些附着在身上的丑陋不堪
的泥浆已慢慢变干变硬，在灯光
下，它们居然泛着细微的光，就
像一枚真正的勋章，求学路上的
勋章。

长 大 后 ，我 爱 上 了 徒 步 ，喜
欢翻山越岭。从家到单位驱车
要半个多小时，我却经常采取步
行的方式。跃过一条江、跨过一
座桥、穿越无数的人群和街道，
有时汗流浃背、疲惫不堪，我仍
乐在其中。我想，这也许缘于儿
时 求 学 路 上 奔 波 养 成 的 习 惯
吧。那时路虽难行，但我依然坚
持走了过来。

转眼又是一年冬天，又是阴
雨绵绵的日子，记忆中那条泥泞
的小路时常在我脑海中闪现，如
今，那条路早已铺上了光滑的青
石板，上学的孩子们再也不必承
受寸步难行的煎熬。

“ 身 处 泥 泞 ，遥 看 满 山 花
开。”细细想来，生活在那个年月
的 我 们 ，经 历 了 求 学 之 路 的 不
易，才在人生路上学会了隐忍和
坚 强 。 在 泥 泞 里 挣 扎 ，如 寒 鸦
在 暴 风 雨 中 坚 守 ，不 屈 不 挠 ；
在 困 境 中 仰 望 ，似 鸿 雁 在 云 雾
里 穿 梭 ，风 雨 交 加 ，难 灭 凌 云
之 志 。 美 好 生 活 的 前 奏 ，也 许
是 艰 辛 与 磨 难 ，但 只 要 勇 敢 向
前就会有希望。多年后，我回望
这一路的跋涉，曾经吃过的苦、
受过的累、摔过的跟头、留下的
伤疤，仿佛都成了岁月里最耀眼
的勋章。

吾 乡 在 川 西 农 村 。 因 为
母亲河岷江，那里沟渠纵横，
水汽氤氲，是有名的水乡，也
是 竹 子 的 故 乡 。 乡 人 惯 于 视
各 村 大 姓 ，将 一 个 个 村 庄 称
作“ 周 林 ”“ 陈 林 ”或“ 王
林”——这里的“林”非树林，
而 是 竹 林 。 当 地 人 自 古 以 来
因地制宜，就地取材，让遍地
生 长 的 竹 子 造 福 生 活 的 方 方
面面。

吾乡之竹多为毛竹，也叫
南 竹 ，高 而 粗 壮 。 竹 子 初 种
的 年 头 已 无 法 考 据 ，村 庄 各
处 盘 根 错 节 地 蛰 伏 着 多 年 的
老 竹 根 。 每 年 春 天 ，雨 后 春
笋 便 丛 丛 而 生 。 一 些 笋 被 留
下 ，另 一 些 则 被 砍 来 做 下 饭
菜 。 手 巧 的 主 妇 们 剥 出 嫩
笋 ，或 是 煨 汤 ，或 是 清 炒 ，为
素 朴 的 生 活 增 添 一 道 美 味 ，
一丝清欢。

竹子长得极快，生命力也
很 旺 盛 ，不 经 意 间 ，出 笋 、拔
节、长高，行云流水。每一根
竹 子 都 挺 拔 昂 扬 ，一 心 向 有
天光的上方生长，长成成竹，
实现自己的价值。

初生的笋，紧裹在一张毛
笋 壳 中 ，仿 佛 被 呵 护 的 婴
儿 。 笋 一 天 天 高 大 起 来 ，几
天 就 足 以 让 你 从 俯 视 变 成 仰
望 。 笋 壳 也 长 大 变 硬 ，最 终
脱 落 。 干 笋 壳 又 燥 又 脆 ，是
很 好 的 烧 火 材 料 ，也 是 做 锅
盖 的 好 材 料 。 在 乡 村 手 艺 人
的 手 里 ，十 来 片 厚 实 的 干 笋
壳 就 足 以 做 成 一 个 锅 盖 。 将
长 毛 刺 的 那 一 面 擦 洗 干 净 做
里子，拼成锅的形状，用粗线
和 竹 篾 片 把 顶 部 、腰 部 和 底
部 结 结 实 实 地 缝 上 几 圈 固
定，顶部留一个提手，一个漂
漂 亮 亮 的 笋 壳 锅 盖 就 做 成
了，用一两年不成问题。

竹 子 在 风 吹 日 晒 雨 淋 中
长 到 两 三 年 左 右 ，就 可 以 卖
给 篾 匠 编 织 农 具 。 小 时 候 ，

我 总 是 见 有 人 隔 三 岔 五 就 砍
一 捆 自 家 的 竹 子 ，扛 到 竹 市
上卖。篾匠来看、摸、问、选，
一 番 讨 价 还 价 ，扛 着 竹 子 回
家 。 硬 邦 邦 的 竹 子 ，到 了 懂
它 的 篾 匠 手 里 才 服 软 。 篾 匠
知道怎么让它变得柔顺，为其
所用。不同样子的刀具，再加
火 烤 水 浸 ，在 篾 匠 灵 巧 的 指
间，柔韧的篾片或篾条上下翻
飞，最终出落成大大小小的各
式工具，竹子的坚硬结实也复
原了。这些都不是稀罕物，但
哪家都少不了——做甄子饭过
滤米饭和米汤的筲箕、木甄桶
里隔水的隔垫、刷锅的刷把、
吃 饭 的 筷 子 、捞 草 叶 子 的 耙
子、撮粮食的撮箕、运粮食的
挑 篓 、背 娃 娃 的 背 篓 、小 娃
儿 睡 觉 的 摇 篮 …… 应 有 尽
有，极具地方特色。

眼看到了冬天，我还想起
了 几 十 年 前 祖 母 冬 天 烤 火 的

“ 火 提 子 ”—— 样 子 跟 小 花 篮
差 不 多 ，圆 口 的 顶 部 有 个 手
拎 的 提 把 ，内 层 底 部 有 个 盛
火 炭 的 陶 盆 。 天 冷 了 ，祖 母
就 拿 出 她 的 火 提 子 ，从 灶 膛
里 捡 些 烧 过 的 木 炭 或 煤 炭 装
进去，系上围裙，双手把住火
提 子 放 在 围 裙 下 ，烤 火 的 同
时 还 能 四 处 走 动 。 馋 嘴 的 小
孩 常 常 往 火 提 子 的 炭 火 里 扔
几 颗 豆 子 ，待 到 它 们 噼 里 啪
啦 地 爆 开 ，便 开 心 地 掏 出 来
吃，又脆又香。

竹子以其柔韧和坚硬，支
撑 起 人 们 的 生 存 之 路 ，也 丰
富 了 人 们 的 生 活 ，还 塑 造 了
人 的 品 格 与 审 美 。 吾 乡 大 文
豪 苏 东 坡 说 ：“ 宁 可 食 无 肉 ，
不 可 居 无 竹 。 无 肉 令 人 瘦 ，
无竹令人俗。”人也凭借自己
的 智 慧 和 勤 劳 把 竹 子 的 优 势
发 挥 到 极 致 。 人 与 竹 ，相 互
适 应 并 成 就 了 彼 此 。 竹 ，在
人 与 自 然 之 间 架 起 了 和 谐 的
桥梁。

蒋 门 神 真 名 叫 蒋 大 为 ，是
饶城一中的看门人。

一 开 始 ，学 生 们 可 不 叫 他
蒋门神，背后都叫他“看门狗”，
认为他一点儿也不懂变通，死
守着学校看门的规矩。蒋门神
不在乎别人的看法，做事依旧
认真，凡是有学生迟到早退，他
都如实记下名字，交给对应班
级的老师。夜里关了大门，他
就拿着手电筒，在后山、操场和
围墙下巡逻，抓住过好几个夜
里偷偷翻墙出校的学生，送到
教务处，他们被记了小过。

不 单 学 生 们 不 喜 欢 他 ，老
师们似乎也对他没什么好感。
据说蒋门神曾当过兵，转业到
当地的林场上班，可惜性格过
于耿直，得罪了领导，后来他就
辞了职，来学校看门，吃住都在
学 校 里 。 节 假 日 他 也 不 常 出
门，就窝在宿舍里看书，偶尔出
去买点必需品。他平日里不苟

言笑，不与人多来往，这种性格
很难合群，自然不讨人喜欢。

有 一 回 ，高 一 的 住 宿 生 俊
伟和同学们在外面吃完夜宵回
来 ，已 经 过 了 规 定 的 关 门 时
间。俊伟平时就是个刺儿头，
加上那晚喝了点儿酒，酒气上
头，变得更加跋扈。

“ 快 开 门 ！”俊 伟 对 门 房 里
的蒋门神喊道。

蒋门神的眼睛直勾勾地盯
着俊伟几人。

“看什么看，再看把你眼珠
子挖掉！”俊伟借着酒劲儿放出
狠话，还把手里的空酒瓶猛地
朝铁门上一敲，玻璃碎开，俊伟
手里握着断裂的瓶嘴。

蒋门神摇摇头 ，打 开 了 大
门。俊伟这才扔掉碎玻璃瓶，
得 意 扬 扬 地 带 着 同 学 们 走 进
学校。

“瞧见没有，看门狗就是欺
善怕恶，只要你比他狠，他就怕
你。”俊伟对同学说道。

有 人 看 不 过 去 ，说 ：“ 人 家
或许怕你耍酒疯，酒瓶误伤了
自己。”

俊伟觉得蒋门神没那么好
心，纯粹就是懦弱。谁知第二
天，蒋门神照例把晚归的名单
交 给 了 老 师 。 俊 伟 被 记 了 小
过，气得不轻，叫嚣着下次喝了
酒一定要给他好看，学武松来
个醉打蒋门神。

没 等 俊 伟 喝 醉 亮 相 ，蒋 门
神就又遇到一件麻烦事。

一 日 ，校 门 口 来 了 辆 白 色
面包车，到了大门口，车窗摇下
来，露出一张戴着墨镜的瘦脸，
趾高气扬，叫嚷着要蒋门神开
大门。蒋门神客气地询问对方
单位，来学校办什么事。瘦脸
一副看不起人的模样，嘴里骂
骂咧咧要他赶紧开门。

见对方不愿说出身份和目
的，蒋门神不肯开门。瘦脸又

骂了几句，只好倒车，把车停在
离校门口不远的路边，也不下
车 ，一 直 等 到 中 午 学 生 放 学 。
蒋门神也保持警觉，余光不时
瞥向面包车。

两个女学生刚要经过面包
车，车门猛地打开，跳下来一个
胖子，把她们吓了一跳，愣在原
地。胖子拉住其中一个女孩就
往 车 上 拽 ，两 人 吓 得 连 连 尖
叫。说时迟那时快，蒋门神一
个箭步冲上去，一把推开胖子，
质问道：“光天化日，居然欺负
学生，你们想干什么？”

“ 少 管 闲 事 ，一 条‘ 看 门
狗’。”胖子恶狠狠威胁道，“不
然连你一块儿收拾。”

蒋 门 神 不 怕 威 胁 ，拦 在 女
学生前面，让她们赶快跑回学
校。瘦脸看情况不对，开门从
驾驶座上跳下来，不知从哪里
掏出一把匕首，晃了晃，朝着蒋
门神猛刺过去。蒋门神临危不
惧，不紧不慢闪身躲过，一个手
刀劈下，打掉了瘦脸的匕首，一
拳重重打在他肚子上，瞬间就
让他直不起腰，没有了反抗之
力。胖子想从另一边偷袭，蒋

门神一个漂亮的回旋踢把胖子
踢翻在地，疼得他哇哇直叫。

三 两 下 就 解 决 了 两 人 ，在
场的学生们不禁欢呼鼓掌，为
蒋门神叫好。其他老师迅速报
了警，警察很快就把闹事的两
个人带回去调查。

消 息 很 快 传 回 来 ，原 来 是
那个女学生的父亲欠下一笔高
利贷，瘦脸和胖子想绑架女学
生威胁她父亲还钱。

多 亏 蒋 门 神 及 时 出 手 ，不
然女学生不知道要遭遇什么伤
害。同学们无比佩服起英勇无
敌的蒋门神来。

“以后蒋门神就是我的偶像，
你们谁再说他是‘看门狗’，我就
跟谁翻脸。”俊伟在班上宣布。

蒋门神的外号也就这样传
开了。

几 天 后 ，蒋 门 神 到 门 房 上
班，看到窗户的铁栏杆上塞着
一封信。信是俊伟写的，他先
跟蒋门神道歉，最后还委婉地
表示，以后想跟蒋门神学功夫，
拜蒋门神为师。

蒋门神看着信，摇摇头，脸
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。

北风起时，大批候鸟便会陆
续飞抵网湖越冬，鸟群与湖景构
成 了 一 幅 唯 美 和 谐 的 生 态 画
卷。上赛湖社区内有许多湖泊，
水草丰茂，鱼虾丰富。最大的就
是 上 赛 湖 ，浅 水 滩 涂 、草 甸 、鱼
塘、农耕地、针叶林、竹林、樟树
林等不同生态环境相得益彰，它
们是网湖的一部分，也是候鸟的
乐园。白鹭轻飞芦叶秀，鹤雁翔
集蓼花红，是上赛湖社区湿地的
真实写照。

候鸟之约，成了我与网湖最
美的约定。每年秋冬时节，我都
要 多 次 来 网 湖 看 候 鸟 ，对 我 而
言，这是一种心与心的交流。而
上 赛 湖 和 四 周 的 浅 水 滩 涂 、草
甸、池塘、水田是我观鸟的重要
场所。数百亩水面已有一小半
被鸟儿覆盖，白天鹅、黑鹳、斑嘴
鸭、鸿雁、白鹇等混在一起，或浮
在水面，或翔于水上，百鸟欢腾，
场面十分壮观。

一群天鹅排着整齐的队伍，
像是训练有素的飞行军团，从遥
远的西伯利亚飞来。它们像从
画中走出的精灵，一举一动都充
满了诗意。它们轻盈地滑行于

水面，洁白的羽毛，每一根都像
是精心雕琢的艺术品，与水波交
织出一片柔和的白。它们飞翔
时的姿态舒展而优美，宽大的翅
膀有力地扇动着，发出轻微的呼
呼声。这声音伴随着它们高亢
而清脆的叫声，如同奏响了一首
乐曲。有的天鹅在高空盘旋，俯
瞰湖面，像是在审视自己阔别已
久的领地；有的则由高向低，朝
着湖面滑翔而去。在双脚即将
触碰到水面的那一刻，它们微微
向后伸展，身体前倾，轻盈地落
在 湖 面 上 ，溅 起 一 圈 又 一 圈 涟
漪。一只小天鹅格外引人注目，
它的羽毛还没有完全长成白色，
夹杂着一些灰扑扑的绒毛。它
紧紧跟在成年天鹅身边，好奇地
张望着周围的一切，看起来笨拙
又可爱。

我 和 朋 友 偶 遇 了 一 位 摄 影
师，他来自深圳，孤身一人驾着
车，哪里有美景就在哪里停留。
我们一见如故，通过他的高清镜
头，我清楚地看到几十只白鹤分
散在鸟群中。它们的羽毛洁白
如雪，长长的脖颈上镶着一只漂
亮的红冠，身体线条流畅，举止

潇洒飘逸。那双纤细的长腿在
湖面率性跳动，微微张开的双翅
如同天使的羽翼。两只白鹤相
对而舞，时而展翅高飞，宽大的
翅膀闪耀着一圈圈金色的光晕；
时而轻踏水面，扩散开的涟漪与
倒影交织在一起，如梦似幻。阳
光洒落在它们的羽毛上，闪耀着
圣 洁 的 光 芒 ，让 人 不 禁 心 生 敬
畏。零星散布 的 残 荷 静 静 地 伫
立在水中，芦苇摇曳，枯黄的叶
和 秆 虽 已 失 去 了 往 日 的 生 机 ，
但别有一番物哀之美。雪白的
荻 花 在 天 空 中 飘 飞 ，金 色 的 芦
秆随风舞动，时间仿佛静止了，
世界如此宁静，只有风声、鹤鸣
和自己的心跳声。所有的烦恼
与疲惫都在这一刻烟消云散，心
中只剩下对这美景的赞叹。鹤
舞上赛湖，是网湖湿地一处绝美
的风景。

“鹤鸣于九皋，声闻于 野 。”
古人赞鹤的鸣声高亢洪亮。鹤
是一种吉祥的珍禽，是美丽、高
雅 、纯 洁 、神 圣 的 化 身 ，被 视 为
灵 鸟 ，为 羽 族 之 长 。 在 中 国 古
代 神 话 故 事 和 民 间 传 说 中 ，鹤
为 仙 人 所 养 ，寓 意 长 寿 、吉 祥 。

相 传 古 代 修 道 之 士 以 鹤 为 伴 ，
得道之人驾鹤云游。人们还将
修 身 洁 行 而 有 时 誉 的 人 称 为

“鹤鸣之士”。
除白鹤外，灰鹤、白头鹤、白

枕鹤也都降临上赛湖。不知是
哪只鹤发出了一声悠长的鸣叫，
引起群鹤和鸣，翩翩起舞。转眼
间，振翅的灰鹤冲破云霄，消失
在天穹里；逐日的白头鹤被晚霞
镀上色彩，显得分外妖娆；白枕
鹤轻快地掠过湖面，裙裾飘飘，
舞步蹁跹；丹顶鹤身姿优雅，头
顶那一抹鲜艳的红，如同一顶璀
璨的王冠，彰显着它们的高贵与
不凡。群鹤偶尔也会嬉戏玩闹，
或用嘴巴梳理彼此的羽毛，或用
翅膀轻轻拍打同伴，发出欢快的
叫声。太阳将落未落之时，一只
白枕鹤安然站在湖中废弃的小
船上，小船仿佛也被镀上了一层
神秘的色彩。

我静静欣赏着鹤的英姿，感
受 那 份 来 自 心 底 的 自 由 与 宁
静。它们与生俱来的从容淡定、
飘逸出尘的气质，还有那不被世
俗束缚的洒脱，不正是我孜孜以
求的生活态度吗？

□周红英

寂寥的冬日村庄，仿佛昏
昏欲睡的老人，让人的情绪也
恹 恹 的 。 那 时 我 已 经 上 了 初
中 ，寒 假 在 家 百 无 聊 赖 。 忽
然 ，我 听 见 街 上 有 人 喊 ：“ 卖
糖葫芦喽！好吃的糖葫芦！”
这声音怎么如此熟悉？

我跑到门口一看，卖糖葫
芦 的 是 两 个 孩 子 。 天 寒 地 冻
的，与衣着厚实的路人相比，
这 两 个 人 显 得 格 外 瘦 小 单
薄 。 我 一 眼 就 认 出 了 其 中 的
女 孩 ，是 我 们 班 的 小 琳 同
学 。 她 离 我 还 有 一 段 距 离 ，
背 对 着 我 ，可 我 仍 确 信 是
她。她是班级合唱队的成员，
歌唱得很好听，刚才的吆喝声
也 跟 唱 歌 似 的 。 她 旁 边 推 着
车子的一定是她哥哥，看起来
比她大不了多少。

我隐约听同学们说起过，
小琳家条件不太好，他们兄妹
俩跟奶奶一起生活，小琳学习
好 ，哥 哥 就 早 早 辍 学 供 她 读
书 。 那 个 年 代 没 有 多 少 挣 钱
的门路，无非是夏天卖冰棍，
冬 天 卖 糖 葫 芦 。 我 想 起 放 假
前，偶然看见小琳的手指黑乎
乎的，像刚捡过煤球一样，当
时我还想，她怎么连手都不洗
干 净 ？ 现 在 想 来 应 该 是 经 常
做糖葫芦，手上沾了洗不掉的
糖渍，久而久之才成了那个样
子。放寒假了，我能在家安心
休息，可小琳兄妹俩还要为了
维 持 生 计 不 断 奔 波 。 想 到 这
里，我心里涌起一阵苦涩。

当时我家条件不错，父亲
开了一家纸厂，我的零花钱有
不少呢，都在存钱罐里存着。
怕小琳见了我难为情，我就把
妹 妹 喊 过 来 ，让 她 去 买 10 串
糖 葫 芦 。 她 瞪 大 眼 睛 说 ：

“哥，你疯了？妈知道了肯定
要骂你败家！”我向妹妹说明
了小琳的情况，她同样露出了
难 过 的 神 情 ，说 ：“ 那 我 也 把
零花钱拿出来买糖葫芦！”小
琳是个要强的人，别人的同情
和 怜 悯 对 她 来 说 也 许 是 一 种
伤 害 。 于 是 我 嘱 咐 妹 妹 不 要
多说什么，只管买就行了。妹
妹 善 解 人 意 地 冲 我 笑 笑 说 ：

“放心吧！”
妹 妹 把 10 串 糖 葫 芦 买 回

来 ，“ 哗 啦 ”一 声 放 在 外 屋 的
案板上，说：“哥，咱们要趁爸
妈回来之前把糖葫芦吃完，还
得把‘现场’打扫干净。”糖葫
芦好吃，酸酸甜甜的，可是这
种 吃 法 谁 受 得 了 ？ 硬 着 头 皮
吃 吧 ！ 我 和 妹 妹 勉 强 把 糖 葫
芦吃完，撑得连晚饭都没吃。

第二天刚吃过午饭，妹妹

偷 偷 对 我 说 ：“ 哥 ，卖 糖 葫 芦
的又来了，你听。”果然，是小
琳的吆喝声。爸妈出门后，妹
妹 要 出 去 买 糖 葫 芦 。 我 觉 得
这样太刻意了，被小琳发现就
不 好 了 。 妹 妹 说 ：“ 放 心 吧 ，
我就跟他们说，你们的糖葫芦
太 好 吃 了 ，我 们 全 家 都 爱
吃 ！”很 快 ，糖 葫 芦 又 买 回 来
了，我把堂弟、堂妹们都找来
一 起 吃 。 我 和 妹 妹 被 围 在 中
间，大家吃得开心极了。

小 琳 兄 妹 并 不 是 天 天 都
来我家附近卖糖葫芦，我推测
他 们 不 来 的 时 候 应 该 是 到 邻
村去了。小琳没来的那几天，
我和妹妹时刻竖着耳朵，只盼
街上响起“卖糖葫芦喽”的吆
喝声。那个寒假，糖葫芦的滋
味一直留在我们的嘴巴里，酸
酸甜甜，余味悠长。

寒假结束，我和妹妹的存
钱 罐 也 空 了 。 望 着 空 空 如 也
的罐子，我们俩相视而笑。这
是 我 们 对 一 个 倔 强 自 强 的 女
孩表达敬意最好的方式。

这天傍晚，妹妹蹦蹦跳跳
地跑进家门，手里还挥舞着什
么东西，是一枚精致的红色发
卡和一个崭新的作业本。

“ 哥 ，你 快 看 ！ 是 那 个 姐
姐 送 给 我 的 ，说 谢 谢 我 和 哥
哥。”妹妹高兴极了。

原来小琳早就知道了，这
件 事 成 了 我 们 三 个 一 起 守 护
的小秘密。再看那枚红发卡，
只觉得它红得更加耀眼，成了
我的勋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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